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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柊也(Toya)的事情 

    我的兒子 Toya 運動方面的成長速度比標準孩子的速度快很多，所

以我們期待他一定成為非常聰明的孩子。但他滿了一歲時候，還沒說

像「媽媽」這樣簡單的單詞。 而且他有一個姊姊，一般來說，弟妹在

講方面的發展速度比兄姊快，所以我們慢慢懷疑他可能有障礙。不過，

我們因為相信我們的孩子跟一般的一樣，因而決定再等他講起來。 

    他才滿一歲，我就找到了現在的工作。以後的一年，我們夫婦一

直沒有時間考慮 Toya 的事情，因為我們從日本搬到台灣。來台灣以

後，我們除了習慣在外國的新生活、新工作以外，還沒有考慮別事情。 

    過了一年，姊姊幼稚園的老師說:「Toya 快滿三歲了，完全不會

講，真的奇怪。你要請醫生檢查 Toya 有沒有問題。」那位老師非常熱

情，她為了 Toya 安排檢查。檢查後，我們才知道 Toya 有自閉症。 

    我們聽到了醫生的診斷時，都覺得「是這樣啊」而已。我跟太太

都沒有哭。因為我們決定讓 Toya 檢查後，馬上開始透過網路調查發展

遲緩兒子的事，預測了 Toya 可能是自閉症，所以醫生告訴診斷結果的

時候，我們的精神已經準備了，能冷靜的聆聽。 

    還有呢…我們都瞭解為了治療自閉症，需要專家的幫助，而且開

始治療的時間越早越好，越晚越壞。因此，聽完醫生的診斷後，我們

的關心就聚焦到了幫助 Toya 的專家在哪裡? 最適合 Toya 的治療機關

在哪裡? 我們拼命地考慮為了 Toya，我們應該做什麼? 我們忙得沒有

悲嘆的時間。 

    若只有哭，Toya 的情況就好轉的話，我們夫婦也就日夜悲傷。可

是根據常識，怎麼哭，都沒有用。我們心裡想專心應付面臨的問題的

話，就沒有足夠時間當悲劇主角吧! 現在對於 Toya 的事情，我們夫婦

往往討論的題目是「目前怎麼辦?」，不是「將來怎麼樣?」 

    我們一知道他是自閉症，就決定讓他進入專業治療機關。我們的

鄰居也有一個自閉症的孩子，他介紹德蘭給我們。我們住的地方也有

早期療育機關，那邊離我家很近，但一個禮拜只有一天課。雖然德蘭

每天有課，但離我家很遠。我跟老婆討論，結論是「越多越好」，我們

就請德蘭給 Toya 療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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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還有要克服的問題，就是語言障礙。德蘭的老師也擔心

說:因為自閉症的小孩適應語言方面的能力很低，所以同時用兩種語言

教育(在家用日文，在學校用中文)會使得 Toya 不能發展語言方面的能

力。我跟德蘭老師討論後決定，教 Toya 的時候使用的語言是以日語統

一的。 

    然後，為了教德蘭老師們日語單詞，又為了使 Toya 習慣新環境，

又為了我們夫婦暸解德蘭怎樣指導 Toya，最初的兩個月(從 2008 年 10

月到 12 月)，我跟老婆每禮拜二帶 Toya 開車往返德蘭。因為我平日工

作，所以這個期間我非常辛苦，使得體重減少了 7 公斤(現在回復了，

而且比減少前增加了 3公斤)。 

    2009 年 1 月底，我的老婆帶 Toya 回日本。她想讓 Toya 看日本醫

生。她擔心因為我的中文能力低，誤會台灣醫生的說明。她到了日本，

就去有關發展遲緩兒的公共機關掛號，他們居然說:「因為現在很多人

一直等檢查，所以一個月後才可以。」老婆向他們說明我們家人因為

住在外國而不能等一個月多，請先看。可是他們再拒絕說:「不好意思，

那樣對別人來說，不公平。我們公共機關應該遵守規則。」最後，那

公共機關的醫生同情我們，花私下的時間看 Toya。 

    日本醫生的診斷也跟台灣醫生一樣，還有那位醫生建議說:「關於

發展遲緩兒子的教育，日本跟台灣，比起來，台灣的進步一點。所以

如果台灣的事業機關接受 Toya 的話，你們最好留在台灣讓 Toya 受到

療育。」老婆與 Toya 在 2009 年 2 月底再回來台灣，3 月以後到現在

Toya 一直自己坐娃娃車上下課。 

    進來德蘭以前 Toya 像貓一樣，對別人完全沒有興趣，即使叫他的

名字也不來，一旦出去外面則掙脫我們的手飛快地逃走，不能靜靜坐

著(坐飛機時，他騷擾別的乘客，我們很不好意思)。以前我們認為他

是一般的孩子，所以一樣用教姊姊的方式來教他。雖然 Toya 的行為沒

改善，可是我們都很樂觀，心想「Toya 長大就好了；而且他是男孩，

越活潑越好。」結果，我們讓 Toya 任意行動。 

    進入德蘭以後，Toya 像比較聰明的小狗；叫名字就來。我太太可

以自己一個人帶 Toya 去買東西、坐飛機，現在他變得穩定。我們夫婦

的壓力減少得很多。給我留下最大的印象是 Toya 開始上學後，大概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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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過了半個月的時候，德蘭舉行的典禮，我跟太太一起去看。我們看

一個老師牽 Toya 的手豋場，進去中央，一起坐下，一直坐著幾分鐘。

看起來，Toya 有耐心的感覺。我們非常吃驚，同時感動。我們認為只

有花了兩個禮拜進步很多，確實是「無論什麼事還得靠行家」。 

    我的親族與太太的親族都沒有障礙者。我們同情障礙者跟他的家

人，可是以前對我來說，有關障礙者的新聞都是別的世界的事情。我

沒有認真地考慮日本政府的福利制度怎麼樣? 日本社會對障礙者的看

法開不開放? 等等。還有，我的座右銘本來是「自己的事情應該靠自

己的力量做好。與其麻煩別人，寧可放棄」。可是呢，我為什麼能放棄

Toya? 透過 Toya 的事情，我學習了人的能力都有限度，人世沒有別人

幫助而不能解決的事情。現在我深切感謝德蘭的老師們、姊姊的老師、

我的鄰居、還有所有幫助我們家人的台灣朋友，謝謝。 


